
银龄读报情怀
颜行（河南）

文学中我是一个小学生
一份深深敬畏，一份深深热爱
每一张虔诚的脸都是一道光

从字里行间折射出来
拨动我的心弦

掀起创作渴望的滔天波浪

交流在书香中泛起智慧光芒
读报故事总藏着沧桑经历
用枯瘦的手指抚摸诗行
激活曾经的青春理想

银辉洒满盛着溢美之词的碗
我一个学徒享受这一场布施

眼神交汇总有思想碰撞
沉思中听见灵感拔节的希望

银龄是生命的分水岭
岁月让青丝染霜

我的诗歌对时间深情告白
夕阳里用文字对抗遗忘

读报
于延法（邹城）

秋雨后真忙
打理好菜园

施肥、除草、打药
准备好过冬的蔬菜
收秋、整地、种麦
为明年的丰收

打下基础

秋雨后的闲暇
喝茶、读书、看报
了解天下大事
看看今日新闻

怎么样悦享银龄
过好幸福的晚年

老年社区里
有你我快乐的身影

这样的日子风景独好

小学的时候，总见爷爷捧着一份《济宁晚报》。
我便搬个小板凳偎在他身侧，小小的手指在版面上
指指点点：“爷爷，这个字念什么？这个词又是什么
意思？”

祖父总是先扶一下老花镜，然后慢条斯理地讲
解。可我往往听不得几句，就撒丫子出去玩了。

后来，那个温文儒雅的老人走了。食管癌在他
体内悄无声息地滋生、蔓延，等我们察觉时，为时已
晚。那是2012年，我即将小升初，电脑QQ这等新
事物已手到擒来，“滴滴”一响，隔空传讯，令我恣肆
其中而不能自拔，浮躁得再未翻阅堆叠如山的报
纸，任其落灰。

爷爷入院时，已是晚期。对于他的真实病情，
所有人都瞒着我。我也从未关注，家中的《济宁晚
报》为何不翼而飞。那天，我刚参加完少先队的毕
业典礼，以为是要去接爷爷出院，便欢欢喜喜地登
上了前往医院的大巴车。

病房外，走廊上空悬吊的灯光牌，“肿瘤科”三
个大字让我腿脚有些发软。病房里，父亲、大伯、堂
兄堂姐，还有好多白大褂，把病床上的老头围了个
严严实实。我透过人群臂膀的缝隙，看见我的爷爷
已瘦得脱了相，颧骨突出，口中插着管子，胸膛有气
无力地一起一伏。

床头柜上，放着一沓《济宁晚报》，显然已被多
次翻阅。爷爷努力将微颤的眼皮撑开一条缝，我将
黑笔递到他手中，在他脸前撑开一张报纸。癌细胞
早已扩散至喉腔，压迫着声带，他不能说话了。他
先是在报纸上画了一个大圆圈，又无力地在里面画
了一个小圈，右手便重重垂了下去。所有人都不知
道是什么意思。

我说，是个“回”字，爷爷想回家。
后来，短视频的快餐文化席卷而来。网红、直

播、流量等新事物，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他们说，都
什么年代了，还捧着报纸，像个傻子。只有我自己
知道，我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祖父。

成年后，我开始文学创作，稍有所成，承蒙前辈关
照，加入了济宁市作家协会、山东省散文学会，并积极
参加由《济宁晚报》每月组织的读书会，受益匪浅。

爷爷，若是您还在，该有多好！咱们爷俩就能
就着报纸上的美文一同品鉴。每个月我带您去参
加读书会，您看着您当年在我心田种下的文字种
子，已悄然开花。我会不卑不亢地站在台上，分享
那些由您启蒙的故事。

而今，每每于午后沏一壶茶，与《济宁晚报》的
墨香为伴，便觉时光温和，岁月从容。那清浅的墨
香里，有您从未远离的注视。

书桌一角，新到的《济宁晚报》叠放得整整齐
齐。散发的油墨香味儿，淡淡的，沁人心脾。看着
自己的名字与小文《听雨》一同印在这张熟悉的报
纸上，想起那些与文字相伴的日夜、与晚报的渊源，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与《济宁晚报》结缘，是在济宁老年大学写作班

的教室里。当时，正在传阅着同学们刊登在晚报上
的散文和诗歌，他们字里行间对生活的热爱和细
腻的感知，像一束光瞬间照亮了我前行的方向。
一颗文学的种子，就这样悄然落进了心田。我暗
自期待：若有一天，我的文字也能刊登在这里，该
有多好！

从那时起，《济宁晚报》便成了我写作路上的
“无声导师”。我会认真揣摩晚报上的文章，把喜欢
的句子摘录在笔记本上，学着用文字捕捉生活中的
故事和美好。

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2025年1月22日，我
的第一篇文章《雀语欢歌》在《济宁晚报》上发表
了。当耄耋之年的母亲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
着我写的文章时，那开心又自豪的神情，让我瞬间
湿了眼眶。

《济宁晚报》就是这样一位温暖的陪伴者，它见
证了我的成长，也接纳了我的青涩，让我的文字有
了归处。它让我坚信：落在纸页上的悲欢，藏在文
字里的心事，终会被懂得的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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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字有了归处
谢迎（任城）

墨香清浅
付天伟（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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